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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未露，陈李林的诗就在天地间报
晓。

以诗歌的方式与世界对话是一种奢
侈。他以马拉松的态势，把这种奢侈发挥
到极致，叩击从未沉睡或已沉睡的灵魂。
他用诗高傲地杀死了一切与他为敌的沉
寂、琐碎、慵懒、麻木，也用诗盘活了他自己。

木子的诗文
“流动的文字，有形状，有气息。木子

的诗，是孤崖冷岩裹烈焰，热闹处没有喧
嚣的浮躁，寂寞里却生朵朵繁花；是老了
的冬，寒气重，但赤诚感人。”这是友人们
的评价。

在诗的世界里，陈李林就是“木子”，
他更偏爱被诗友们称呼“木子”。

木子爱文字，如好酒、惜茶、喜古琴，
“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他的诗常打破凌
晨的宁静，站到自我生命的制高点，慕新、
怀旧、批判、渲泄、自省……让文学爱好者
们跟着感动也失眠。

“葬礼，是一个村子寂寞的欢聚”“一
个人坐在皱纹里怀旧”……生命以诗的形
式在故乡的情感场上重现，此时的木子成
了自由人，时而入乡随俗，时而进城瞭望，
怀念中充满了阔大的沧桑像河流，密集的
悲凉像村头的老树。

“阅读四季，理解生死，尘埃落定”“太
阳坠落垭口，燃烧一片火焰”“天空荒芜，
金子一样冰凉”，“松枝铁黑，石头开花，草
地血殷殷一片”“作为一条鱼，成长就是为
了就义”……诗歌有魂，当读及木子的句
子会触摸到魂，那是剔除所有附着在词语
上的华丽、风干过的诗的骨头，由一种悲
怆做底色，常让读者感到“黑云翻墨未遮
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木子的诗之净化，有命运带来的温
暖、荣耀、幸运，也有残缺、悲愤，悲悯之心
和文字的虔诚，这虔诚在夜半凉薄中祈
祷，炫耀着个体艺术的存在意义。

“老街的背影与我多么协调啊/其实，
我还可以再老些/老掉牙老弯腰/老到拄
拐/甚至老成盲人或聋子/老成石板路
……”诗人表面上默认的老，正像一个出厂
年代的设置，在不断有升级换代的网络智
能时代，只要是拥有真性情真人生的文字，
都拥有“拼命奔跑不留在原地”的能力。

木子的诗意象奇绝，情绪深沉，语言
精粹。

写诗最重要的元素是真，说真心话，抒
真感受。木子早些年的诗，情感复杂，色调
灰暗，有些句子给人一种撕裂的感觉，这与
他小时候生活的底色有关，诗句萦怀着生
命的沉与重，展示非凡的力量与美。

好的诗歌一定要有好的意象。意象是
诗表达的载体，是鲜活的有呼吸的，也是有
色彩声音的，它取决于诗人的经历。在写
诗的过程中，木子尽可能地在意象使用方
面力求准确，同时也十分重视诗歌的节奏
与色彩。他说，诗歌是语言的探险，像山间
的溪水遇到阻挡的石头而绽放的水花，声
音明亮、动听、惊心。诗需要音乐的节奏，
它与音乐节律两者同源、彼此向往。

歌德曾说，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是“惊异”，那是一种突然被闪电照亮，灵
魂突然被惊醒的一种感觉。这种感受，就
在木子的诗中，让人“贪恋痴迷”。

心的“足迹”
很多文学爱好者，是从写诗开始，继

而写散文小说。陈李林正好相反，退休后
开始诗歌创作。远离喧嚣，脱身诱惑，倾
听内心的呼唤，尽享自己的思考与宁静。

回溯陈李林的写作历程，从濉溪老城
电影院写到县党史办，又由濉溪县写到当
时的淮北电视台。小说起步，发散到长篇
通讯、电视解说词，然后是诗歌散文，最终
落脚到“诗人木子”。

1982年，陈李林在《淮北日报》发表短
篇小说，自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创作的
黄金年龄，他身为一名记者，将主要精力
放在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的
采写上，不折不扣地完成新闻宣传工作，
文学创作只能是业余。断断续续间，在

《光明日报》《安徽日报》《清明》《诗歌月
刊》等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通
讯、报告文学等作品一百多万字。

2003年后的将近十年，陈李林没有新
的作品。他说，主要是感到创作已不能达
到新的高度，再写下去只是重复。

陈李林喜爱灵感的突然显现。就像
农村生产队用大铁锅炒料豆，慢慢加温酝
酿，火候一到，瞬间炸裂。这是一个生活
知识积累储备的过程，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他喜欢灵光再现后的浓缩与火花。

随着阅历与年龄的增长、感受力的加
深，他发现写一些分行的文字更适合于思
想深度的表达与情感的抒发，并于2016年
重新执笔，尝试诗歌的写作。

诗在，身心才会安静、平和。只有面
对诗歌，灵魂才会赤裸。

写诗之于陈李林，是与自己的对话，
是他对世界表达心曲的唯一方式。不管
世界多么喧嚣、诗歌是否落寞，他对诗歌
怀着一颗虔诚敬畏之心，只唱自己的歌，
唱自己喜欢的歌，写着，爱着，几乎每天一
首或几首。

他说，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相通的。诗
歌是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颂扬和对自然事
物悲悯情怀的感知与认同，是美好心灵的
倾诉与表白，是作用于对故乡和异乡、天空
与大地，时空流转所产生的审美过程的真
实记录。要飞翔，就得有一个坚实的跑
道。如果没有二百多万字的练笔，没有做

过农民、放电影、画海报、当记者、单位管理
者的经历，就没有如今的木子诗歌的面貌。

在陈李林看来，诗歌是一个奇妙的载
体，是一个隐居在时光中的精神使者，就像
他在饮食中对于小葱与鸡蛋茶的特定嗜好
一样，有着天然的自觉感、原动的使命感。

6年多时间，他写了千余首诗歌，以真
实为本，直通心灵，用精炼的语言传达内
心对事物的一种迷醉。

只写诗的这些年
“这几年来我只写诗”，这是《陈李林

的诗》（上下）后记的题目。
诗歌是一种思想寄托，一种精神生

活。陈李林能坚持写诗，最要感谢的是他
的母亲。老人有些痴呆，生活不能完全自
理。那些年，陈李林日夜守护，同时也有
了大量时间静下心思考、读书、写作。

诗歌对于陈李林，很神圣高不可攀。
年少时的孤独与痛苦是他内心最深

的伤疤。对于生活的苦难，无法美化，只
能在诗歌中冰释。

少年时的农村生活，亲近土地、河流、
庄稼、牛羊……使他对自然和想象之物爱
得偏执。

一件件往事，如数家珍，也刺痛着他
的神经，注定了他的诗歌的俗世情怀——
写诗从低处细微处入手，从俗常的生活中
发现诗性的意义，走一条朴实传统的诗歌
创作之路。

陈李林认为，诗歌乃至文学，从某种
意义上说都是回忆的艺术。时光飞逝急
行，把一个个今天、你我甩入历史，尘埃很
快漫上来，将麻木与无知覆盖。作为诗
人，只能捡拾时光的羽毛，为日渐老去的
世界或心灵拂去厚厚的尘埃。

陈李林的诗歌文本有着本真的特
征。他以极认真细心甚至挑剔的眼光，将
朴素的情怀放置在温热亲切的生活场景
和一些细节的梳理中。如，故乡组诗中的

《临涣词》《一条河楔在生命里》《铁匠》等，
非常强调词的音响和图形素质，给读者一
种音调嘹亮、节奏鲜明、词语简洁、意象奇
诡而富有跳跃性、朗朗上口、很有激情的
感觉。

不可否认，诗让他平静下来，享受安
宁；诗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他快乐，感
到活下去的意义。做到心里无事，每天吃
喜欢的菜，看喜欢的书，写喜欢的诗，爱亲
人也被亲人爱着，这是陈李林的幸福。

诗歌乃柔软之物，作用于世道人心，
首重为广交朋友，使人心向善。陈李林结
识了王家新、王英琦、孙叙伦等文学大家，
还有淮北的文学爱好者们，因志趣相投相
聚谈诗，交往起来至情至性，有乐趣有滋
味，有种精神上的满足。

多年来，友人们一直关注他诗写的进
程，并进行评论，鼓励他、推着他前进，给
他写下去的力量，让他感到文人相惜相敬
的温暖。

2018年，陈李林的诗集《十指上的烟
火》出版发行，500多首诗，厚厚的600多
页。平日里在手机上被他一天一首诗牵
引着欲罢不能的朋友圈，终于有了一个可
以捧读收藏传阅的范本。首次印刷3000
册，很快就被诗人、评论家和诵读者平仓。

紧接着，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淮北发射
台台长武斌、副台长律军，诗人张庆军、江
峰，学者马晓林众多友人的帮助下，由中
国作协会员林敏先生作序，《陈李林的诗》
上下册2022年面世。

陈李林用一颗最真诚的心去书写，哪
怕一生只写出一句象样的诗。“我要写，一
生都不够……”这是陈李林的心声。

走近陈李林和他的诗
王陈陈

陈李林，笔名木子，长期从事新闻
宣传工作，主任编辑。原安徽省作协理
事、原淮北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清明杂志》《诗歌
月刊》等各类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
文随笔、报告文学、长篇通讯 200 多万
字。出版散文小说集《丢失的月亮》《大
地美丽》《寸草心》、诗集《十指上的烟
火》等。获安徽省首届中篇小说奖等省
级及以上奖项20余个。

2022年出版的编年体诗选集《陈李
林的诗》上下册，收录了其本人自 2018
到2021年底创作的1000多首诗，按照创
作时间顺序编排，清晰地展现了陈李林
的创作心路历程和思想认识变化。

那些飘落的花瓣，在泥泞的
深处，忍不住终于在深深的黑
暗里，放声哭泣，没有遮掩，像
冲击的洪流……一个个孤单的
灵魂，被撕扯被碾压被无情地
抛弃……风吹过来，柔弱的花
毫无缚鸡之力。

她们在拼命挣扎，也抵不
过强劲的风。满地落英缤纷。
她还未遇见绿叶，还未遇见希
望，还未遇见最美的春天，就被
零落成泥。阳光明媚，看不见
她的伤照不见她的痛。人们只
欣赏高高挂在枝头的果子，却
不理解花的坚持与执着。因为
花的固执与勇气，才有人们脸
上的笑颜。世间的好与坏，花
儿都记得。世间的美与丑，花
儿都看到。人的真与善，花儿
辨识了。有些花妖娆妩媚鲜活
依然挂满枝头，有的花在盼望
太阳明天会不会继续东升。

每一朵花都想听见另一朵
花开的声音。每一朵花都想在
盛开时遇见另一朵花恰好盛
开，他们欢喜着彼此的美好，倾
听着彼此的呼唤感受彼此的温
暖。一路高歌同行。那是多么
让人幸福的人生。没有疏离没
有埋怨只是相亲相爱只是彼此
相依相偎。你看着我我看着
你。满眼都是笑颜。红的花、
白的花、粉的花、绿的花，她们
含笑赞赏，她们伏肩而行，她们
吟歌而生，她们媚眼相迎。她
们含笑而眠，她们含泪相拥。
花 有 花 的 颜 色 ，花 有 花 的 香
味。或浓艳或恬淡或清香扑
面。她们结伴而来结伴而去。
走过春天所有的色彩，经历春
天所有的爱恋。春是她最浮华
的 喧 嚣 ，也 是 她 最 平 淡 的 见
证。那些挤挤挨挨的碰撞，那
些挨挨挤挤的甜蜜，蜂蝶知道，
风车知道，赏花的人知道。

幸福不是铺张的奢华，只
是简单的纯粹。我和你一起，
在 春 风 里 拂 面 ，在 春 风 中 招
展。笑看林间奔跑的孩童，喜
听树梢小鸟动情的歌声。那隐
在草丛里的虫儿，它们翻滚着
肥胖的身体，寻找心爱的栖息
地，开始繁衍滋生。

花，来到人间。尝尽千百
爱，受尽千年苦。依然年年开、
年年等、年年盼望喜相逢。花
的颜色千百种，爱的颜色只有
化不开的浓。情深意重。遇到
你遇到生命的火红，从春天延

续到隆冬，梅花香酥，浸润心灵
和你相互感应。深入骨的痛，
是思念推开层层花瓣，凝望你
深渊的眼睛—-相融。笑颜如
睸。那些来过的风，像一把钢
刀利剑，戳穿历史的漩涡，揭开
真相的隐痛，彻骨的寒剜割的
凶猛。风是夏日的喜讯还是冬
雪的噩梦？

三月的花瓣随风飘零，她们
的魂魄五颜六色，却没有一种爱
属于她自己的颜色。她在阳光
明媚的春天，凄风冷雨，所有的
美色所有的妖艳，都被风无情又
残忍地吹落。那些梦想那些美
好那些繁华，在冷冷的风雨中，
料峭的寒夜里，支离破碎。那些
爱美的花，她也有自己的梦啊！
她纯洁，天真，想在春风里徜徉，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想与蝴蝶一
起做个幸福的春梦，想像孩子一
样躺在星星的怀里撒娇呢哝。
原本，她穿着各色的衣裙像一只
可爱的小蜜蜂，在百花盛开的季
节，尝尽世间甘甜。可她，被早
春的狂风骤雨摧残袭击，花的心
碎了一地。

一颗青涩的果子哭得地动
山摇。像被伤透了的海水，苦
涩一望无际的翻滚。谁能知道
她想成为被爱被宠被捧在手心
里的那个甜果，曾经多么渴望
溺爱偏爱？她的梦是多么的温
柔多么的迫切？她终究被一夜
的风雨打散了粉红色的瓶子。
冰冷的身子冰冷地躺在地上，
没有知觉没有意识。呼吸好像
也很遥远。空气凝固了。思维
停止了。世界消失了。人间没
有声息。花瓣在泥泞里残喘，
风雨在花香中咆哮。死亡露着
狰狞的面目。粉的红的血无声
的流着，泪水泥水和着血水。

生命终于死里逃生，高高
地 站 在 枝 头 ，唱 起 心 中 的 赞
歌。那是一首春之歌！生命高
歌！她又可以姹紫嫣红的去春
天里，同百花相遇、和夏天热
恋、与冬季缠绵。她渴念心灵
的绽放，她祈求夏花的热烈。
她想是一只炽热的火烈鸟，永
远 在 爱 的 路 上 追 逐 ，与 爱 裹
挟。即使化作春泥，仍一身戎
装勇敢面对前方。

酷 寒 的 夜 ，冰 柱 渐 渐 生
长。远方的篝火烈焰升腾，火
红的花竭尽奔放。多想她们也
能温暖自己的胸膛，即使融化
成水，也算来人间一趟。

走出故乡，故乡成了驿站
客居他乡
变的是乡音
不变的是乡愁
父母在，故乡是心的归宿
山高水长
挡不住候鸟的翅膀

父亲走了
母亲走了
故乡庭院草木深深
遥望故乡
只有归途，没有归宿
清明，来去匆匆
思念的泪水浸润坟前松柏
人生迟暮
清明路口，面朝故乡
一缕青烟寄托哀思

没有归宿的故乡
故乡渐行渐远

古人有云，“兼听则明，偏听则
暗”，诚然，只靠自己或个别人的看
法来看待某事，必然是不全面的。
若想完整地了解某事或某物，必须
兼听众言，兼取众长，才可行稳致
远。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
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清代顾嗣
协在《杂兴》中就表达了物各有长
的特点，忠厚老实之人被派去打
仗，实会大败；骐骥之马被派去拉
磨，不会有骡拉得好。“物故莫不有
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喜学者，
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事物自身皆
有长处，也皆有短处，人亦如此。
喜于学习的人，能够借助他人的长
处来补自己的短处，“假舆马者，非
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
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天下无粹白之狐，而
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奸取重
偿，以为己善就可以致千里，绝江
河，不断取得进步。

知不足而后进，一个人有不足
和毛病很正常，关键是看他如何对
待自己的不足和毛病，是讳疾忌
医，还是不掩己拙，反映出一个人
胸襟的开阔也决定其事业的成
败。“修身以不护短为第一长进，人
不能护短，则长进看进矣。”早年的
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善于
交往。后来有一次，曾国藩的朋友
窦兰泉来找他切磋学识，曾国藩并
未理解其意思，便“阔气虚浮，与人
谈理”本是件增进学识的好事，最
终两人却不欢而散，对于“言多尖
刻，惹人厌烦"这样的毛病，曾国藩
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他曾提出“悔
缺”之道，即直面自己的缺点不足，
通过反省反思加以改正。

善学外智，可以开阔思路；善
借外力，能助人登上高峰，把别人
的学识、知识、阅历等各方面长处
学过来，假人之长补已之短,方能将
其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加长处，成就
更好的自己，诸葛亮曾广泛研习

《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之
书以及《六韬》兵书，不拘于一家
言，博采众长加以贯通，隆中十年
的立志，他博览群书取长补短，取
得了逸群之才，英霸之气的卓越学
识、他曾说“为政之道，务于多闻，
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之庶
士，则万物当其目众者仿其耳。”反
之，如果“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
焉；不知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
于己者，狎而不甘问焉，则只能是
停滞不前。”

兼取众长，以为己善，不掩己
拙，三省吾身，善学外智，善得外力，
唯有如此，才可行稳致远，踏破山河。

因为工作关系，平日里很
少有机会穿便装。之所以，大
凡遇到休息的日子，那真是柜
子里哪件衣服漂亮，咱就穿哪
一件，那种轻松……这也许，是
因为骨子里终究是个小女人的
缘故吧。奇怪的是，无论我穿
警服还是穿便装，问路的喜欢
找我、需要帮忙推车的也找我
……我还在大街上帮人家看过
小孩，也许，助人为乐已经长成
我灵魂的样子吧。

“稀雪零落掩伤痕，佳人慵
起，点绛朱唇。杏眼潋滟亦无
情，柳眉翩翩淡如云。 翡红袍
袂风摆柳，三千青丝，只绾作凌
云发髻……”陶醉于诗词之中
的我，像是穿越了一般，半梦半
醒似地刷卡上了一路公交车。
那天车上的乘客并不多，但是
都非常文明的戴着口罩。坐在
我右前位的一位中年男人的口
罩，真的让人不忍直视，因为那
个口罩不但脏乎乎的，而且已
经磨损严重，都能透过斑斑点
点的网状罩面看见嘴唇了。我
伸手从包里拿出一个新口罩，
怕直接让他扔了自己的口罩会
尴尬，顿了一下，我走到他跟前
客客气气温和地说：“同志，您
那个口罩好像已经戴很久了，
我这有自己备用的新口罩，给
您一个换上，可好？”那位老家
大哥模样的憨厚男人起身笑着
说：“嘿嘿嘿，俺是从五河来的，
不知道淮北市有戴口罩的规
矩，也没提前准备，就在长途汽
车站候车厅捡了一个戴了，人
家有咱也有，对吧，嘿嘿。”“哦，
原来您是从咱们兄弟城市来的
呀。我跟您说，口罩不是有规

定才戴，您看到他们都戴口罩，
那是咱们市民的自觉行为，戴
它的目的是防护灰尘和病毒的
交叉感染，戴它既保护自己也
保护他人。您把那个捡来的口
罩摘下来行吗？把我手里这个
戴上，这个是新的，是我们单位
发的，不用钱，也免费送您一
个。”左前位的小姑娘羞答答地
说：“姐，你刚才起来给他送口
罩的时候，好像掉了一个硬币，
你看，跑他座位缝隙里夹着的
那个一毛钱的硬币就是。”我看
了看，真是的呢，夹在那里露着
一半身子闪着的银色亮光。我
正在笑呵呵地看那枚淘气的硬
币，去垃圾桶跟前扔旧口罩回
来的大哥见状，就摸索着从口
袋里掏出一个一毛钱硬币，有
点害羞似的说：“那个硬币够不
出来了，把我这一毛钱给你
吧。”我有点出乎意料地摆着手
说：“不用，不用，咱这也叫破财
消灾，是好事，对吧，哈哈。”“叮
咚，总工会即将到站，有下车的
同志请做好准备。”抬头看见那
个老实巴交的大哥，戴着崭新
的口罩对我笑着说：“俺要下车
了，谢谢你，谢谢淮北的好心
人。”

请保持你的光，因为你不知
道，谁会借你的光，走出黑暗；请
别吝啬你的善良，因为你也不知
道，谁会借你的善良走出绝望；
请保持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
循环到自己身上。看着他那背
着个蛇皮口袋，裤子烂了好几个
洞的背影，心底里唯有深深地祝
福：“祝愿每一位远走他乡的人，
都能有一路阳光相伴！”

那些飘落的花瓣
范平荣

请保持你的光
张钟方

半夜醒来，发现是热醒的，更确切地
说是因为春天来了。

日历上立春已经三个礼拜了，而它在
今夜才姗姗来迟，竟还有闲情蹑手蹑脚偷
偷撩人取乐，全然没觉得自己的可责当
怪。这是什么？不就是长久以来给宠出
来的吗？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玩
得太疯，一到晚上，满村都是娘喊孩回家
吃饭的大呼小叫声，一旦没控制好气息喊
疼了嗓子，“叫”就很自然、很丝滑地切换
成“骂”的模式，如同舞台上的唱白。虽然
很远，虽然很嘈杂，做娘的总能在第一时
间条分缕析地、准确地分辨出自己孩子的
声音。接收到的回答说：就来了！可等到
一家人吃好饭、刷锅水和食喂好猪，那厮
才满身灰土满头草屑猫着腰进得门来。
春天就是这个样子，它在外边玩雪呢、溜
冰呢，忘了回家的时间。

好的事情，人们都是期待着早点到
来，如同提前好多天数着爱人的归期。也
有人故作高深地说成“静待花开”。既然
是等待，心就很难平静，更何况是等待美
好的到来。因此，我宁愿如此认为，也不
愿将节气上的立春和真正的春天不同步
归因于时间和地域。虽然，几千年的时间
足以将气候改变，不同维度的地方春天总

是有个先后的。
因为是子夜十分，人们都沉在梦里，

我便觉得自己是第一个在清醒状态时春
天入怀的人。就这么个念头在脑子里倏
忽一闪，便深信不疑，便激动得再也睡不
着了。当周遭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人的
内心便翻江倒海起来，十分清晰地发现大
脑就是一个浩淼的宇宙，万千思绪在游
走、在奔突、在交汇、在我行我素；十分不
清晰地纠缠着所思所想的头尾在哪里、内
容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形状是什么——
想的多了，就是一团混沌。

这一切最后像失去能量的机器，慢慢
减速、慢慢停下、凝固成漫天浓浓淡淡的
星斗。这时才感受到，静谧的脑海中，一
根根游丝从那个说不清的核心发出，朝远
方飘飘伸展，是空间的远方，更是时间的
远方。游丝的前端是钩爪、是吸盘，也是
像头，是要在多少次不经意中丢失的时光
里扒拉出、拾掇来春天的样子。紧闭因困
倦而干涩的双眼，使劲收拢、聚足记忆去
修复，却总是无法给一个完整的还原。

五十多个春天相同又不相同，知道区
别又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就这样一页页叠
成一本不薄不厚的书。这书从上到下是
逐渐变黄的、逐渐模糊的。只有封面是清

晰的，那封面就是今夜、就是现在。细心
体察这层层叠叠着春天故事的书，春的暖
意还在，只是底子如同冬天留下的干枯蜡
黄，如塘边等待换装的柳、如同草色遥看
近却无。可在当时，每一页都是清晰的
啊、都是芬芳的啊、都是躁动和期待啊！
是因为人天生就有了新雨忘旧交，还是春
天本就如春草、春木，只有枝头是最新的
呢？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如今不再
像从前，古人要是远行便是“一去经年”，
不是路有多远地有多遥，是路真的不好
走。自己不算宦游，也没有“偏惊”。倒是
一种神经麻木了多年、一颗心几近成灰后
的一个夜晚的一个时刻突然被唤醒，嗅到
了春最初的味道。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夜里做了一个真切的梦，醒来后却忘得了
无痕迹，可经过多年后，一个画面、一个场
景竟然能把旧梦复原。过去的从未过去，
它一直深埋在心里的某个角落。

原来，城市的夜也可以这么静，如同
拭去浮尘的镜面得以清晰地发现，我嗅到
了小时候上学从麦苗地里蹚过留下的绿
色汁液的馨香，看到金色的、黑色的在春
天田野里冒冒失失、上下奔撞的没有文
字能写出方言名字的甲虫。

又是一个春天
王健

故乡，渐行渐远
曹廷福

兼取众长
以为己善

张裕泽

仰望春天 摄影 李陶


